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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摄

苏溪亭，一个梦幻般的存在。它从唐诗
中走来，见证了多个朝代的兴衰变迁，成了
义乌历史上的一个文化符号。它一直在默默
守护着行旅者的精神家园，见证了人们的喜
怒哀乐，却早已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黑
格尔称建筑为“凝固的音乐”，诗意尽显的苏
溪亭则如那天籁之音，可以带着你穿越历史
的天空，飞扬的思绪飘向前世今生。

蝉鸣翠柳，鸟戏树梢，乘着徐徐清风，行
走在苏溪之滨，便有一种别样的情怀，深邃
而又旷远。溪流平缓，最浅的地方不过脚踝，
不时吸引着孩子们来这里踩水嬉戏，妇女们
则爱来这里浣纱洗菜；溪水潺潺，低声吟唱
着那古老的歌谣。遥想溪畔当年，一座苏溪
亭因戴叔伦的一首七言绝句而闻名遐迩。咏
物抒怀，诗人在此留下情感印迹。且不论那倚
栏人是谁，也不管谁在弹拨阑干十二曲，诗人
笔下的风景是真美：亭阁清溪，春风燕子，芳
草绿波，烟雨杏花……这不正是典型的江南
水乡田园吗？

世间之大，莫过于一亭之间。单檐或重
檐，长亭更短亭？虽然它早已消逝在了历史
的长河中，但来过，就不曾离开。一座苏溪
亭，那是许多文人骚客心中的无边风月，它
以诗歌的形式，吟诵在历史文化的传承间，
芬芳在人间烟火的时光里，玉立在历史深
处的记忆中，一千多年来有多少人为之倾
倒。苏溪亭，一个诗意的名字，每当走进苏
溪，心中便会涌起无限的激情与畅想，不信
你听，那阑干十二曲的音乐又响起，似远还
近，又倏忽即逝，余韵悠悠。那就请循着这
穿透灵魂的音乐，跟随诗人的脚步，让我们
一起去细细品味苏溪亭的艺术魅力。

门前溪水绿如“酥”

苏溪自古为交通要道，人员来往频繁。
它下达县城，上通诸暨，地理位置优越，从
县城过苏溪到善坑的官道，即可直通诸暨，
故在古时，与诸暨交界的善坑便成了繁华
之地。据《康熙义乌县志》记载：“地名善坑，
自界至诸暨县治六十里。善坑系官路，铺递
连络，行旅肩摩。前此蹊败不修，隘防不饬，
（知县）王廷曾鸠工葺治，轮卒扼守，俾出途
无困，伏莽自消。”

出行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但古时
囿于修路和造车技术，除了走“官路”，长距
离交通主要还是靠水路，然后在不同水路
之间由陆路转换。古时义乌的水运，除了义
乌江（包括南江），就依托浦阳江：义北的，
经浦江古塘到诸暨旺湾；义东北的，在苏
溪、大陈顺溪至安华入浦阳江，也到旺湾转
船至临浦、杭州。

苏溪正处于浦阳江的上游，浦阳江的
源头在乌伤县。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
经注》中写道：“浙江又东，合浦阳江。江水
导源乌伤县，东经诸暨县，与泄溪合。”在古
代，一到雨季，溪水暴涨，洪水泛滥，桀骜不
驯的苏溪，就变成了一匹无端发怒的野马，
水患几千年不绝。每逢犯浑时，山洪暴发，
苏溪总要一反常态，身不由己，冲决溪堤，
吞噬农田，撕裂桥梁，淹没村庄；风和日丽
时，清澈的溪水灌溉着农田，成就了“五谷

丰登”，哺育了这一方人。但这长
流不息的溪流，更多

地彰显温柔多情
的一面，正

如 它 的
名字，

苏溪原名叫酥溪。“酥”是会意字，与禾、酉（代
表酒）有关，字本义为酪类。古人常用“酥”来
形容水，唐代韩愈曾写道：“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宋代苏轼也以“微雨如酥”
来形容。

因此，从字面上可以理解，古时的酥溪是
一条多么温顺而美丽的溪流。义乌旧志书上
对酥溪的解释是：“其水甘而腴，有类于酥”。
另据清光绪《义乌苏川胡氏宗谱》记载：“乌伤
之西北有地曰酥溪，谓其水甘而腴，又类于酥
也，或曰昔者有酥氏居住，故曰酥溪。”因为

“酥”“苏”谐音，后来便演变为苏溪，既是溪
名，又是地名，两者相得益彰。

苏溪之美不仅体现在水上，那清冽的溪水
涓涓流泻，两岸风光更是秀丽宜人，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苏溪古时盛产竹子，有“十里竹海”
之称，苏溪源头的清潭山，最高处为“春冈雪
顶”，有石如鸟喙突出，称“鹰嘴岩”（鹰嘴岩后因
修公路被炸毁），古人曾命此景为“青潭鹰啄”，
名列古代“义乌八景”第二位。《万历义乌县志》
卷之三对“苏溪”有记述：“酥溪，去县东北三十
里，源出清潭山，至丫口与深溪合，入丰江（旧
时浦阳江上游称丰江）。”另据《康熙义乌县志》
记载：“箭山，县东北四十里，高三十丈，青潭山
之东，横亘山源之口。山多竹箭，故名。”

苏溪风光秀美，不仅因为这“十里竹海”，
这如“酥”的秀水，更因为有苏溪亭。据《嘉庆
义乌县志》记载，唐代时，苏溪亭又名“溪上
亭”，立于苏溪水中的石桥上。《康熙义乌县
志》则有这样的记载：“溪上亭，唐戴叔伦留诗
处。”至于唐时的苏溪亭在何时所建、建得何
等模样？现在人们谁也说不清了。遥想当年，
此地溪水悠悠，芳草萋萋，锦鳞游泳，亭台芬
芳，有如此多姿多彩、风光旖旎的美景，怎能
不令人心驰神往？加上这里又地处交通要道，
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自然也是吸引文人骚客
的一个原因。

苏溪长流不息，从清潭山走出，一路向
西，在冲向滴水岩山、经过了一番激荡之后
北折，经大陈西北出县境。它一路奔腾、一路
欢歌，再经浦江郑家坞、诸暨安华汇向浦阳
江，最终汇合到钱塘江，滚滚注入大海。众多
文人墨客经过苏溪时留下了经典诗词，刻录
下曾经发生的过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
史文化资源。

唐诗宝库留一席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
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
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在中
国文学史中，唐诗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
出瑰丽的光芒。苏溪因着“苏溪亭”，有幸在唐
诗宝库中留有一席之地。

“酥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阑；燕
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中唐著名
诗人戴叔伦所写的这首《苏溪亭》，是一首七
言绝句。不难想象，当大诗人戴叔伦行至此
地，遇上了苏溪亭，自然是神思飞扬，诗短情
长，在一番低吟浅唱中，挥笔写下了这首经
典小诗，在义乌历史上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此诗首句写出了地点和节候，“漫漫”是
无边无际的意思；次句写倚阑人的形象，“十
二阑”指乐府古曲中的“阑干十二曲”；三四句
写春光将尽，具体而婉曲地表达了诗人对友
人的深切思念，“燕子不归”是指远方未归的
游子，“汀”指水边的平地。全诗四句皆写景，
而“一切景语皆情语”：苏溪亭边野草青青，无
边无际，不知不觉已到了暮春时节；苏溪亭
外，是谁在东风吹拂中唱着阑干十二曲呢？燕
子尚未回到旧巢，而美好的春光已快要尽了；
迷蒙的烟雨笼罩着一片沙洲，料峭春风中的
杏花杏花，，也失去了晴日下艳丽的容光也失去了晴日下艳丽的容光，，显得凄楚显得凄楚
可怜可怜。。此诗不但描写了浓郁而迷蒙的暮春景此诗不但描写了浓郁而迷蒙的暮春景
色色，，更写出了那更写出了那““倚阑人倚阑人””清幽而忧郁的心情清幽而忧郁的心情，，
诗韵人情诗韵人情，，隽永醇厚而深婉柔美隽永醇厚而深婉柔美。。

戴叔伦戴叔伦，，字幼公字幼公（（一作次公一作次公），），润州金坛润州金坛
（（今江苏常州金坛区金城镇南窑村今江苏常州金坛区金城镇南窑村））人人。。他出他出
生于一个隐士家庭生于一个隐士家庭，，年少拜唐年少拜唐朝著名学者和

文学家、常州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萧颖士为师，
史称他为“萧门人之冠”。25岁时离家进京考
取功名，位列“大唐十大才子”之九。大历三年
（768 年），由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刘晏推
荐，任湖南转运留后（留后是指节度使等正员
入朝时，由亲近之人把持当地事务）。唐德宗
建中元年（780年）五月，出任东阳县令。

一首《苏溪亭》几乎出现在各个时期编撰
的《义乌县志》中。但古《义乌县志》在介绍这首
诗时，都把戴叔伦在东阳做知县写成了吴宁
令，诗的题目写作《过酥溪诗》。如《康熙义乌县
志》卷之十六写道：“水竹洞天，酥溪，唐贞元中，
戴叔伦令吴宁，《过酥溪诗》……”实际上，当时
的吴宁县已废，应为“东阳县”，诗的题目也非

《过酥溪诗》，而是《苏溪亭》。在由崇文书局出版
的《唐诗鉴赏辞典》中，就刊有这首名为《苏溪
亭》的诗。

东阳建县前为“吴宁县”，取“吴地安宁”
之意，至隋开皇九年（589年）吴宁县被废。唐
垂拱二年（686 年），析义乌县东冲要地及被
废的吴宁县故地置县，名“东阳县”，今之东阳
市称“东阳”之名自此始。另据沈约所撰《宋
书·州郡志》的记述：“吴宁令，汉献帝兴平二
年（195 年），孙氏分诸暨立。从隋开皇九年
（589年）废吴宁，唐垂拱二年（686年）以义乌
东冲要地及废吴宁故地置东阳县。”戴叔伦就
任东阳县令的时间是建中元年（780 年），此
时县名显然已称“东阳”，而非“吴宁”。

戴叔伦任东阳县令时已近50岁。因受朋
党之争牵连，任八品监察御史的戴叔伦调任
东阳县令。当年他对任此职也是有情绪的，有
他作答茶圣陆羽的《敬酬陆山人二首》诗为
证：“党议连诛不可闻，直臣高士去纷纷。当时
漏夺无人问，出宰东阳笑杀君。由来海畔逐樵
渔，奉诏因乘使者车。却掌山中子男印，自看
犹是旧潜夫”。

在当年，戴叔伦不喜欢赴任东阳也在情
理之中。他到东阳时，东阳经过了浙东袁晁之
乱及多起农民起义，民不聊生、田野荒芜。但
他自幼受孔孟的民本思想熏陶，深知农民暴
动是因赋敛和生活之困，于是在他上任伊始，
便“缓其赋”“平其役”“简以惠下，信以怀忘”，
让人民休养生息，逃亡者返回家乡。他又提倡
养蚕，号召种桑树；修水利，整顿堤塘；抑制豪
强，对贼寇下重手。据唐御史中丞陆长源在

《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中的记载，戴县令在
东阳还大兴商旅贸易，流通财货，力倡教化，
开办学校，“讲诵之声，闻于里巷”。于是人怀
谦让，斗讼止息，“其俗则泰，其人则康”。东阳
之境初步呈现安定富足的小康气象。

戴叔伦是中唐的著名诗人，才艺为世所
推许，又是一位贤吏，一生为官“清明仁恕”，
受百姓爱戴，所到之处，人民必记刻金石，载
其功德。他任东阳县令三年，政绩显著，而在
任东阳县令期间，也曾留下许多诗篇，其中

《苏溪亭》一诗大约写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
年）仲春。当时，戴叔伦由东阳赴湖南去见曹
王李皋（李世民第十四子李明的玄孙，天宝十
一年嗣封曹王），在途经苏溪时，见江南温婉
秀丽的晚春美景，即景怀人，有感而发，创作
了这首诗，倾吐了自己对被怀念人的情感。

戴叔伦的诗多写农村生活，多表现隐逸生
活和闲适情调，构思新颖，讲究韵味，体裁皆有
所涉猎。其论诗主张是，“诗家之景，如蓝田日
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
他要求诗中写景要有韵致、有余味，其中《江乡
故人偶集客舍》一诗被选入《唐诗三百首》。

戴叔伦自任东阳令后，经三考于建中三年
离任，又因唐代考绩多在岁末，故其离开东阳
之时已在建中四年（783年）初。戴叔伦在离开
东阳县，将赴湖南任职之时，东阳百姓依依惜
别，这从戴叔伦的留别诗《将赴湖南留别东阳
旧僚兼示吏人》可见东阳人民为他饯行时的情
景。东阳百姓也没有忘记他的德政，在唐兴元
元年（784年），即在戴叔伦离任的翌年，继任者
卢习信顺应民心，为他立下《去思碑》作纪念。

戴叔伦在离开东阳后，先入湖南观察使
李皋幕任职，这从《将赴湖南留别东阳旧僚兼
示吏人》一诗中可以看出。由于当时李皋已调
任江南西道节度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在
讨伐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之叛，所以戴叔伦去
湖南并未成行，而是直接去了江西，入李皋幕
任随军书记。兴元元年（784年），戴叔伦任抚
州刺史；贞元二年（786 年），罹谤受讯，不久
雪谤；贞元四年（788 年），戴叔伦为容州（今
广西容县）刺史、容管经略使兼御史中丞；贞
元五年（789年）夏，以病辞归，在返乡途中客
死清远峡（今四川成都北），之后返葬于金坛
小南门外县城南郊。

重建古亭唱和诗

苏溪亭因戴叔伦而扬名，苏溪也因他而
大放异彩。苏溪亭不仅是一座名亭，更是一首
流动的诗歌，一幅带有流动色彩的图画。此去
经年，苏溪亭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了过往烟
云，但幸而有唐诗使诗意永存。每当人们读

《苏溪亭》，便会生发出一种沉郁的幽思，攫住
人的内心，也引来历代文人墨客的相互应和。

南宋文学家楼钥，明州鄞县（今浙江宁
波）人，隆兴元年登进士第，历官吏部尚书兼
翰林侍讲、资政殿大学士。南宋乾道五年
（1169 年即金大定九年），他曾以随员身份、
随舅父汪大猷使金，去给金国皇帝贺正旦（正
月之旦，农历正月初一），并以日记形式，详细
记录了从温州出发，经丽水、缙云、永康、东
阳，途经义乌到北京的历程。在他的《北行日
录》中写道：“（乾道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行十
余里入东阳县……溪行五十里，宿（大陈镇）
余店，盖过苏溪八里矣。”楼钥在经过苏溪的
时候天色已晚，也撩动了他的诗情，遂作诗

《过苏溪》：“处处溪还舍，家家石累墙；有时逢
老稚，无事只耕桑。野色撩诗思，村醪引醉乡；
山川已如许，急雨更斜阳。”

明初宰相汪广洋，江苏高邮人，也可算是
戴叔伦的老乡，元末进士出身。他也许是受老
乡戴叔伦的感染，也许是被苏溪美丽的景色所
吸引，在经过苏溪时，曾写诗应和，写下了一首

《过苏溪桥》：“石磴盘盘卧湿云，山深瑶草不知
春。马头忽见梅如雪，终有轻寒不着人。空谷无
人响暗泉，隔溪茅屋见炊烟。东风故遣飞花出，
知是桃源别有天。”显然，汪广洋的心境与戴叔
伦是不一样的，在这里，让他感触到的是枝枝
寒梅、淙淙溪泉、袅袅炊烟，还有这东风飞花，
所看到的景象犹如世外桃源般美好。

元末明初，苏溪名人辈出。在《康熙义乌县
志》卷十四“政事”部分有高信的小传：“高信，字
克信。自少好学，喜吟咏，见义必为。（至正戊戌）
太祖取婺州，信与邑人胡琏、胡让运粮，以资军
用。洪武十三年（1380年），应求贤诏，三人试
中，俱授户部郎中。信居官勤谨有守，陈言立事
多称旨，十四年，特升本部侍郎，晋尚书，赏赍
加厚。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卒于家。”

在高信小传中提到的胡琏、胡让是苏溪胡
宅村的两兄弟，曾与高信同助粮佐明太祖。胡
让住于讲岩书院，即今苏溪滴水岩之地，晚翠
亭、积翠楼，就是他当年读书的环境。讲岩山的
命名出处就在这里。滴水岩又叫水竹洞天，当
年山上有秀竹叠翠，溪水中竹影摇曳，加上常
年有水从巨岩上滴下，故又称滴水洞天。

胡琏为胡让之兄，字伯器，在洪武十三
年（1380 年）被授予户部郎中，后任户部侍
郎。此任之前，即在元至正十七年（1357
年），胡琏在家乡苏溪的讲岩山旁、苏溪之
滨，重建了苏溪亭，旁植修竹，成清凉之地，
亭曰“水竹洞天”。《康熙义乌县志》卷之十六
对“水竹洞天”有这样的注释：“元至正十七
年，胡琏筑亭溪滨，察伋士安（元朝官员，翰
林编修）题其楣。”

胡琏重建其亭后，以存唐时之胜迹，遍邀
文人雅士优游其中，吟诗作赋，在苏溪的“水
竹洞天”举办了一场闻名遐迩的“文学沙龙”。
这可是一场追慕古风、文人雅集的大诗会，

“水竹洞天”顿时成了众诗人吟咏的对象，各
地的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凡是有才能的士大
夫经过这里，也会写篇诗文相赠，由此留下了
许多精美诗文。

对于当时的情景，《崇祯义乌县志》卷之十
九对“水竹洞天”有这样的记述：“国初（即明
初），胡伯器结亭苏溪之滨，与诗人游宴赋诗。
其诗数十首，都无俗韵。盖吴郡陆伯临、广信陈
修、番阳程国儒诸子作也。宋承旨文为之记。”

唐肃，越州山阴（今绍兴）人，通经史、
博学，国史编修官，与高启、王行等号称是

“北郭十友”，又称“明初十才子”。唐肃的
《水竹洞天》诗写道：“人间洞天三十六，谁
到酥溪溪上头。湘水有人裁玉篴（同笛），武
陵无地入渔舟。半泓龙起或成雨，六月夜来
疑是秋。更有高楼名积翠，重重帘箔不须
钩。”义乌人王初在《水竹洞天》一诗中写
道：“亭外清流自激湍，绕亭都种碧琅玕。玻
瓈（同璃）光浸轩囱冷，裴翠阴涵枕簟寒。稚
子得鱼时下钓，道人剪箨巧为冠。敲金戛玉
风来际，仿佛飞仙响佩环。”一场名家云集
的大诗会就在苏溪亭畔精彩展开，为苏溪
留下了诸多诗篇佳作，也极大地提升了苏
溪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苏溪亭，一个延续苏溪千余年文脉的古
老亭子，曾有多少文人雅士为之倾倒，吸引了
各朝诗人在此吟诗作对。在明洪武十年（1377
年）八月二十四日，苏伯衡曾专门写过《名亭
辩》给予赞美，并与之比作“真仙之馆”。

苏伯衡，字平仲，金华人，祖籍四川眉山，
翰林院编修。他在《名亭辩》中写道：“义乌酥
溪之上，胡君伯器之家在焉。伯器临流构亭，
旁植美竹，因名其亭曰‘水竹洞天’。客或难之
曰：‘洞天者：真仙之馆，以燕游之所方之，可
乎？夫古人之名亭，尚其人者有之，即其地者
有之，以其物者有之，寓其意者有之。若三十
六洞天者，于亭何有焉？’”

“三十六洞天”是道教仙境的一部分，多
以名山为主景，或兼有山水。道教认为此中有
神仙居住，乃众仙所居，道士居此修炼或登山
请乞，则可得道成仙。换言之，“洞天”意谓山
中有洞室通达上天，贯通诸山。东晋《道迹经》
认为，“五岳及名山皆有洞室。”所列十大山洞
名与十大洞天一一对应。

苏伯衡将苏溪亭命名为“水竹洞天”，将据
山溪之要的苏溪亭比作“真仙之馆”，其胜在何
处？胡伯器没有直接作答，而是将此争论交给
了空同子（明代文学家李梦阳的号）来回答。

空同子说：“若往应之曰：以为洞天必在
幽遐峻绝之域乎？……今吾酥溪，泉深而土
沃，民皆安于耕凿，俗朴淳而有古风，又际时
休明，盗贼屏息，物无疠疵，而吾之亭据山溪
之要，会风气之绵密，水竹之清华，禽鱼之下
上飞泳，夐焉如在世外。行道之人触尘埃而冒
风日，沿溪流而度阡陌，回望甍桷于苍翠之
表，将以为何地。贤大夫士，行李东西，行过吾
门，而吾延致亭上，与之寓情耳目之乐，旷思
坌壒之外，讲论缮性禔身之学，内王外霸之
略，其人往往山泽之癯、列仙之儒，莫不充乎
自足、泊乎无求、浩乎不为外物所夺。然则吾
终日相与群居，不犹真仙之与居乎？名以洞
天，奚为而不可也？”

将苏溪亭命名为“水竹洞天”，用空同子的
回答便是“奚为不可”？苏溪溪水，自古流到今，
淙淙不绝，就像一条玉带，飘荡在青山之间，虽
历经沧桑，仍难掩汩汩文脉。行人漫步其间，跟
着古诗词一起畅游，有诉不完的缱绻深情。其
中的每一首诗，每一段背后的故事，都记录了
历史曾经的片段，让人含英咀华，流连忘返。苏
溪古老灿烂的文化，亦如历史长河之中的明
珠，熠熠生辉。

苏溪亭上草漫漫

浓浓古诗情，悠悠文明韵。义乌自古山川秀美，物华天宝，造就了大批杰出的人才，创造了璀璨的历史文化，也吸引了不少名人雅士流连忘返。他们寄情于这里的山水，不吝笔墨为

义乌留下了几多动人诗篇。

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它往往以凝练的语言，给人以启示。每当品读一首首令人心动的诗歌，就如同邂逅一位超凡脱俗的绝世佳人，总能让人沉醉在古诗词的唯美意境中，仿

佛穿越了时空，与诗人共度那段悠远的岁月。

为了再现义乌的山川之美，品味诗人笔下的悠悠情怀，就让我们跟着这些经典古诗词，循着诗人们的足迹来一场义乌文化深度游，感受诗人笔下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清澈的溪水在流经滴水岩后北折清澈的溪水在流经滴水岩后北折，，
再经大陈西北出义乌境再经大陈西北出义乌境

苏溪之滨苏溪之滨，，风景秀美风景秀美

滴水岩又称水竹洞天滴水岩又称水竹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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